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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精神科爆满
孩子的“郁闷”
靠什么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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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我学习拉脱维
亚语！”2018年年底，拉脱
维亚大学孔子学院的贝
德高教授收到一封特殊
的跨洋来信，信的开头，
便是如此恳切的请求。

写信者是来自中国四
川省绵阳市的郑洪勋，他
并非正值青春的学子，彼
时已有 84 岁高龄，这位
普通老人已到杖朝之年，
但仍热情洋溢地在信中
写到要努力把拉脱维亚
语学好，这是他多年来的
心愿。

郑洪勋 23 岁时受小
说《走向新岸》影响，希望
学习拉脱维亚语，但苦于
国内没有合适教材，直到
60 年后买到贝德高出版
的《汉语拉脱维亚语大词
典》才一解困境，因而万分
激动写了这封跨洋信。四
年后，在拉脱维亚大学孔
子学院老师及志愿者的帮
助下，双方才正式搭上
线，一了郑洪勋的心愿，
圆满这段跨国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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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眼东西皆可对，萦怀今古
自成联。”在肇庆市德庆县马圩镇
社步村，一栋四层小楼的门楼张
贴着这样一副对联。仔细看对联
内容即可发现，它的上下联的最
后一个字组成了“对联”一词，是
典型的“雁足格”对联。这栋四层
小楼，便是马圩村的社步对联坊。

小小的对联坊看似不起眼，却
是经由冯家三代人传承的“百年
老字号”。对联坊由冯燮涛的爷
爷冯焕文创立，经由冯燮涛的父
亲冯永烈和伯父冯永坚，再到冯
燮涛这一代，祖孙三代接力坚守，
让对联文化在社步村扎根生长。

小小的对联坊背后是三代人的
传承。冯燮涛的爷爷年轻时曾是印
刷厂工人，中年时自营镜画铺，凭书
法一技享誉。他的父亲冯永烈是事
业单位干部，是德庆县著名的业余文
艺工作者，与兄弟冯永汉合编了《通
用帖式》，业余喜欢文艺创作，还经常
代店铺写招牌等。冯燮涛回忆，父亲
最擅长的是写隶书和魏碑。父亲在
1950 年手抄的《中医论症施药》，字
体舒展刚健，他至今仍将它保存在对

联坊的展览室里。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学习书

法和对联对于冯燮涛来说是件自然
而然的事。父亲爱写书法，但家里
没有专门的书画台，都是在饭后擦
干净桌子，把宣纸铺在饭桌上写。
村里有人结婚或者乔迁，都请冯永
烈当“先生”，长年累月。年幼的冯
燮涛那时还不懂什么叫书法，好奇
地在桌旁围观。父亲见他好奇，便
让他在一旁研墨，帮手用小刀裁红

纸、拉纸。
“当时也没认真思考要学好书

法之类的，反正他写对联，我也帮个
手。”冯燮涛笑道。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到腊月，
冯永烈便会设摊为村民手写春联。
请人用几块木板头尾相接钉在一
起，形成一张足以放下整副对联的
长桌，一个春节能写一百几十副。
写春联讲究吉祥喜庆，冯永烈通常
在其编印的《通用帖式》里选用，或

翻开自己平日从报纸剪贴下来的好
春联。

在父亲的熏陶下，冯燮涛也开
始练习书法。虽然冯燮涛一开始只
是父亲的“小帮手”，但每当父亲写
完对联，墨盘里还有墨汁，父亲就会
让他试手练笔。那个时候字帖不
多，他依着父亲的字迹临摹。“我当
时对字帖没什么概念，就是一有兴
趣就跟着父亲的字迹写。父亲的字
总是方方正正、规规矩矩。”

1998 年，冯燮涛的父亲去世。
他思忖着到底要不要把父亲的事业
传承下去？“我觉得书法是我的兴
趣，写对联还能惠及乡邻，很有意
思。”

于是，冯燮涛接手了父亲的事
业，开始给周边的乡邻免费写春
联。当兄长的旧房重建时，冯燮涛
便在新建的四层小楼里重建了祖辈
们创立的对联坊：新房的门楼上嵌
着“对联坊”三个大字，房子里还有

创作室、展览室、图书馆等。重建了
对联坊之后，他每年春节前都举行

“送春联”活动，给周边的困难户和
环卫工人免费写对联。

有了全新的场地，冯燮涛开始
思考如何把书法写作和对联文化发
扬光大。“以前的技艺传承要么局限
于家族内部，父传子，子传孙；要不
就是师徒制的传承。但在现在这个
开放的时代，我想把对联文化和书
法技能向社会广为传播，不再局限

于自己家族。”为此，冯燮涛从 2020
年开始在对联坊开设书画班，教村
里的孩子们学习书法、诗词对联。

村里开了书法班，让许多村民
既惊讶，又好奇。“许多村民对书法
只有敬仰，觉得这是非常高大上的
艺术，没有真正地觉得‘我也可以写
好书法’。”听说冯燮涛的书法班不
收学费，不少村民便把孩子送来学
习。他甚至不需要学生们自备纸
笔，而是为他们准备了字帖和毛笔，

让他们蘸着水在字帖上练习笔画。
冯燮涛深知，学习书法的过程

比较枯燥。为了给课堂增添趣味，
他就在学生们疲乏时“变个花样”，
在黑板上用同学们的姓氏描成“美
术字体”，请同学们辨认，点燃气氛，
课堂里的笑声不绝于耳。“我经常和
同学们说，只要你自己努力了，书法
一定能够进步，虽然不一定成为书
法家，但在书写上肯定比一般人
好。”

坚持学习书法不是件容易的事
情。冯铃珍是书法班里为数不多的
坚持下来的学生之一：她从小学六年
级开始学习书法，如今上高一时仍在
学业之余坚持练习，去年还获得了县
书法比赛的奖项。

对冯铃珍而言，学习书法不仅是
一门技艺，也是一门磨炼心性的功
课。“一支笔、一沓纸，就可以练一
天，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如今的冯铃珍俨然成了家里的
小老师。她不仅包揽了家里的春联，
平时练字的时候，还会带着弟妹一起

练习。冯铃珍很享受学习书法的时
光，在她的手机里存着一张照片，拍
摄背景是社步对联坊，身后是她写的
春联，她对着镜头比耶，笑意盈盈。

开设培训班这些年，冯燮涛见过
很多中途放弃的学生，但偶尔也会被
诚心求学的人打动。有一年，一位家
长带着孩子前来报名，由于场地不大
和人数满员，考虑到视线和学习效果
的问题，他带着歉意说明了情况，并
表示如果有空位的话，会提前通知他
过来。

自此之后，这位家长每次都会带

孙子前来对联坊旁听，风雨无阻。冯
燮涛被他们的执着打动，在旁边加设
了桌椅。“学习书法是一件有些枯燥
的事，很多人都坚持不下来。人家带
着如此大的诚意前来学习，当然要想
办法解决困难。”冯燮涛感慨道。

比起书法老师，冯燮涛更像孩子
们的班主任。中间休息时，他会向孩
子们了解他们的学业情况，让他们平
衡好学习和练书法的时间，以免耽误
学业。家长们也时常会和冯燮涛沟
通孩子们的情况，“家长有时也会跟
我告状，有些孩子正在叛逆期，会比

较调皮，让我帮忙疏导。”
社步对联坊不仅开设了书法班，

还设立了涂鸦墙、阅览室。考虑到有
些家庭没有电脑，他还增设宽带上
网。为了防止网络沉迷，他每次都会
了解清楚孩子们的上网需求，适当地
控制他们的上网时间。

乡村孩子们平时的文娱活动并
不丰富，于是社步对联坊成了孩子们
的文娱活动中心。他还会和孩子们
一起玩滚铁圈之类的游戏，“孩子们
玩得不亦乐乎，玩到天黑才回家。”
冯燮涛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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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年郑洪勋萌发学习外语的念
头时，同一时间段，11岁的拉脱维亚人
贝德高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
是 1949年，贝德高的父亲拿着一份报
纸对他说：“从今天开始，这个世界诞
生了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国
家。”中学时，贝德高便常去里加第九
图书馆看书，他对印有汉字的杂志情
有独钟，下定决心要掌握这门语言。

1964 年，贝德高进入莫斯科大学
东方语言学院学习中文，他对这段求
学经历十分怀念且自豪，他当时的老
师有参加过中苏领导人会谈的高级翻
译，也有翻译过《西游记》《水浒传》等
名著的资深汉学家，也是受来自中国
北方的口语老师的影响，如今的贝德
高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掺杂着一点儿
京味、东北味。

1970 年毕业后，贝德高在苏联远
东任教，1979年又回到家乡，成为拉脱
维亚高校中首位汉语教师。在讲台上
耕耘多年，贝德高逐渐意识到一个普
遍困难：没有专门的汉拉词典，当地学
生只能借助汉英、汉俄等其他语言的

工具书进行学习，不利于汉语的掌握。
2002 年，贝德高开始正式编写汉

拉词典。“我当时还在新华社俄语编辑
部当编辑，每天看俄语文章有什么错
误或者需要改善补充的地方，有时一天
要看30篇文章。”据贝德高回忆，在繁忙
工作的空档，他每天硬是挤出至少一个
小时编写汉拉词典，2004年到拉脱维亚
大学任教后依旧如此，就这样坚持了8
年时间。

2010 年，贝德高最终编纂完成了
《汉语拉脱维亚语大词典》，一千多页的
厚厚词典，共收录5万余条汉语词条，终
于解决了汉语和拉脱维亚语之间双向互
译的难题，他因此被拉脱维亚政府授予
最高奖三星勋章。

“出版后，中国驻拉脱维亚大使评
价说，贝德高属于拉脱维亚，也属于中
国。我认同这种说法，这是我对中拉
两国文化交流的一点儿贡献。”贝德高
说道。但他没想到，这本词典不仅便
利了两国学生学习，在八年后，还影响
到一位普通的中国老人，一了其60余
年的心愿。

2011年，华南师范大学与拉脱
维亚大学合作，创办拉脱维亚第一
所孔子学院，贝德高担起筹建重
任，出任拉方院长，因此郑洪勋的
信也就寄往该孔子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
学院教授、拉脱维亚大学孔子学院
中方院长尚劝余在收发室拿到郑
洪勋这封信时，已是2018年年底，
经过月余的跨国漂流。“信封上贴
了满满的邮票，能够寄过来很不容
易，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五六页的
信都是用毛笔写的，可见用心。”尚
劝余说道。

在这封信里，郑洪勋表达了对
贝德高真挚的感谢，自谦为“中国
老学生”，真心希望贝教授能够帮
助他学习拉脱维亚语，信中还提到
他为许多国家开设孔子学院这件
事感到高兴，认为有助于两国友谊
发展。信中洋溢着一位真心求学
的老先生对知识的追求、对文化的
尊重以及对文明的憧憬、对和平的
向往。

贝德高在看完这封信后十分
感动，不仅感动于郑先生对自己的
文化成果的肯定，也感动于有这样
一位知己，同样对遥远国度的文化
和语言有如此深厚的兴趣和学习
的韧劲。

为了帮助贝德高找到这位相
隔千里的知己，这些年来，尚劝余
发动孔子学院的老师和志愿者们
不断找寻，但都由于路途遥远、疫
情阻隔等原因作罢，直到2022年，
拉脱维亚汉语教师志愿者唐静接
过这一棒，她同样来自四川省绵阳
市，得知这件事后，下定决心要帮
贝德高教授找到这位好学的中国
知音。

2023 年 4 月，在唐静的拜托
下，她的妈妈及叔叔在绵阳一小区
终于见到了郑洪勋。唐静立马拨
通视频电话，向他传递了当年的信
已被贝德高教授收到的好消息。
郑洪勋激动不已：“我给波罗的海
好多孔子学院和教学机构都写过
信，我想学习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

语言，但都没有得到回复，我真的
没想到你们能来找我，十分感谢你
们，我的心里现在终于有了着落。”

唐静也感到心里有了着落：
“找之前还是有点害怕的，毕竟老
人家那么大岁数，就怕没找到的那
几年有什么变故，还好最终找到
了，没让两位老人的心愿落空。”

由于两位老人家年事已高，相
互沟通多有不便，但仍然不忘两人
情谊。2023年 7月，唐静休假回国
前，贝德高特意在其新编的《精选
拉脱维亚语汉语-汉语拉脱维亚语
词典》和《唐诗选译》扉页上签名，
叮嘱唐静一定要带给郑洪勋，转达
他的敬意和谢意。

2023 年 9 月 22 日，唐静为贝
德高带回了郑洪勋的回礼。事先
全无商量过，但巧合的是，郑洪勋
准备的回礼除了两个他亲手钩织
的钩花枕套外，还有一本《全唐诗
赏析》。如此缘分，或许冥冥之中，
这段跨国情谊正应了唐诗里的那
一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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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贝德高收到由唐静带回的郑洪勋回礼
2023 年 7 月，唐静（左）带着贝德高

的礼物见到郑洪勋（中）

2018 年，郑洪勋寄给贝德高的信

近几天，#开学一个
多月后儿童精神科爆满
#的话题上了热搜。儿
童心理健康问题与开学
到底有无关系？自己的
孩子遇到心理问题，又
该如何应对？这些问
题，均引发了社会的广
泛关注与热议。

暑期学生心情放
松 ，开 学 后 学 习 突 然
变得紧张起来，“频道
转换”太快，孩子难以
适 应 ，容 易 诱 发 心 理
与 精 神 疾 病 ，这 是 原
因之一。秋季是抑郁
症等“情绪病”的高发
时 段 ，不 仅 儿 童 精 神
科 爆 满 ，很 多 医 院成
人精神科就诊人数也明
显增多。“悲秋综合征”
是导致儿童精神科患者
增多的另一个原因。

除了儿童精神科就
诊人数不断上升，学生离
家出走、自杀等事件时有
发生，焦虑、失眠、行为
异常（如早恋、吸烟、酗
酒、校园霸凌、网络成
瘾）等心理问题导致不
良现象更为常见。如
何让孩子摆脱心理和
精神疾病的困扰，值得
社会认真思考。

若想为孩子的心
理 减 压 ，最 直 接 的 方
式是为孩子减轻学业
负 担 ，降 低 家 长 对 孩
子的期望。尽管当前
为孩子减负的措施出
台不少，但真正落实仍
有较大的阻力，很多孩
子不得不每天做作业
到很晚，但却不得不按
照要求虚填调查表，或
将作业本藏起来以应
付检查。如何让减负
真正减到实处，是教育
系统需要突出化解的
一道难题。

除 了 教 育 减 负 ，
做 好 医 疗 防 护 与 诊
疗 ，同 样 至 关 重 要 。
教 育 部 曾 印 发《关 于
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
理工作的通知》，明确
高校要面向本专科生
开设心理健康公共必
修课，原则上设置 2 个
学分（32-36 学时），中
小学则要将心理健康
教 育 课 纳 入 校 本 课
程。老师、家长、学生
等 ，只 有 多 了 解 心 理
健 康 知 识 ，才 能 让 预
防有方、干预有度。

1957年，23岁的四川人郑洪勋，在当年的
高考语文作文中写下自己的理想：我已初学
英语、俄语、德语和法语，还要学习另外四种
语言，争取成为精通八国外语的语言学家。

“我14岁时就想学语言，1951年就在城
里面买了一本俄华字典学习，后来还跟苏联
人通过几年信。”郑洪勋讲述道，“但是因为
自己条件不够，没法考进学校学习，我就自
己学，像俄语就是我自学苦钻，一把鼻涕一
把泪哭出来的。”

工作后，郑洪勋睡在集体宿舍，十五六个
人睡一屋，床挨着床。晚上看书时担心“影
响别人，别人会不安逸”，郑洪勋就把空墨水
瓶洗干净，装点煤油安上灯芯，拎着这点灯
光，跑到外面露天田坝坡上的田埂坐着，一
个人学习外语。“我学语言开心得很，这是我

的梦想。”郑洪勋提到，“我现在希望到100岁
那年，我能掌握14种外语。”

这些年，在郑洪勋的努力下，他不断尝试
掌握英语、俄语、阿拉伯语、德语、法语、西班
牙语、意大利语、希腊语等语种，甚至于“东南
亚语言里的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等国家
语言，我都接触并学习”。采访过程中，郑洪
勋时而说几句他国语言，证明自己努力不虚。

但多年来，郑洪勋一直有个遗憾。也是
在 1957 年，这一年的四月份，郑洪勋买到一
本中译本苏联小说《走向新岸》，小说描写了
一个拉脱维亚家庭的故事，这引起他的浓厚
兴趣，萌发了学习拉脱维亚语的念头。

要学习外语得先有教材，拉脱维亚语在国
内仍是小语种范畴，在之后长达61年的时间里，
郑洪勋一直苦于找寻不到合适的汉拉词典。

“我早就开始自学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
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语文，就是无
法买到教科书。”郑洪勋说道，“我时常打听
有无这些书或词典，还给商务印书馆、北京
外文书店等写过订书单。”直到2018年 9月，
他终于在商务印书馆买到《汉语拉脱维亚语
大词典》，把它作为学习拉脱维亚语的第一
本教材。

在阅读了该词典的后记后，郑洪勋得知
编写该词典的贝德高教授不仅是著名的汉学
家，同时也是拉脱维亚大学孔子学院的拉方
院长，他十分激动，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写
了一封信，还用拉语认真抄写了词典的后
记，随信寄往千里之外的拉脱维亚大学。

信的第一句，便是“请教我学习拉脱维亚
语！”


